我這八年(五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熊倪

93世界杯成為人生轉折點。在三亞上吐下瀉

　　失掉信心的不光是我自己。

　　那一陣兒，國內外一些報刊帶著恨鐵不成鋼的口吻評價道：熊倪如果不再有驚人的表現，他將永遠在第二、第三的位置徘徊。

　　這種“印象分”甚至被美國的倫奇“打”到亞特蘭大奧運會前。所謂成者王侯敗者寇，大家或許忽略我私下的努力，把我當成了憑三皮斧功夫吃老本的草寇。天大的冤枉！

　　我在一種極度矛盾的心境中迎來了1993年的新年。說實話，真的有人命令我退役，我肯定會像當年馬教練給我一耳光後與跳水池依依作別一樣，內心有所不甘。幸好沒人這麼做，這終於使我在冷靜中作出理智的選擇。

　　新年伊始，隊裏投入世界杯備戰。6月的世界杯在我國的北京舉行，我覺得“洋鬼子”們成心讓我把一口惡氣憋到家問口來了。賽前孫淑偉因眼病剛剛做了手術，顯然無法參賽。王成發領隊征求我的意見，希望我以老隊員的身份帶一帶小隊員。我當即表態：“不管我的傷怎樣，只要我能堅持，我在團體中都要項獻自己最大的力量，力爭拿到好成績。

　　當時我因腳傷正在打封閉，十多天每天打一針，一直無法上台正常訓練，每天只能努著勁兒跳一兩個動作，而跳台必須做到至少每練20多個動作才能維持感覺，所以我去參賽沒有任何優勢可言。

　　王領隊在全隊特意表揚了我，希望小隊員們向我學習。我呢，把這次比賽當成了一個新衝擊世界大賽的亮相戰。結果，這次世界杯我一下子拿到團體、混合團體、個人3項冠軍。

　　這次勝利，仿佛給我陷入失敗陽影中的我注射了一劑興奮劑，更教會了我如何在盛名之下應付重大國際比賽。

　　對運動員而，言名氣從來都不是資本，就像登山，其實每次攀上一級新台階都要比上一次攀登付出的更多。

　　1993年12月，我的傷傷愈愈、愈愈傷傷的踝關節終於動了手術。正在我慶幸手術沒有耽誤次年9月的羅馬世錦賽時，卻又意外地遇到另外兩次麻煩。

　　隊伍拉到海南三亞後，我莫名其妙地患上腸胃炎，時不時要從宿舍跑廁所，有時強打精神登上高台，人沒入水便得再從台上急急忙忙走下來“解決問題”。因為這次是上吐下瀉，我在廁所準備了一個臉盆都禁不住湧出一陣兒要吐的感覺。

　　這還不算。有一個下兩天，訓練結束後準備去吃飯，大約是人多上上下下弄濕了樓梯，趕到我興沖沖下樓時突然跌了一跤。起初並不在意，後來撐不住去了趙醫院，當地的大夫例行公事地囑我要臥床休息。我心裏話，醫生當然不知道我在準備大賽，拿對付普通病人的方式“嚇唬”我罷了。匆匆拍完片，我就不太當回事兒地回隊了。不過我還是休息了一個星期，怕耽誤大事，便自己在房間練腿部力量，只是覺得腰部有痛感，有點兒發硬，按慣常作法請隊醫許大夫幫自己按摩。

　　拍片的結果早出來了。我的腰出現了橫突骨折！這個結果隊裏也早知道了，怕影響我的情緒，他們暫時保了密。一個星期後，我一如既往投入訓練，直到另一位隊友去那家醫院，給我看病的那位大夫問起我的情況，聽說我早就恢復訓練了覺得很驚奇，向隊友說起我的傷，這才傳到我的耳朵裏。

　　直到現在，我的腰橫突體折處還留有裂縫。更為不幸的是，那次羅馬世錦賽我沒拿到好名次。

我選擇了比高台低7米的跳板，並學會了低姿態參賽

　　1995年，一代驍將譚良德退役後，中國跳水界對跳水戰略進行了重新部署。考慮到男板缺人，而且是中國隊歷來的弱項，隊裏安排我重點從10米台慢慢傾斜，對板台進行兼項。

　　當時我內心很矛盾，主要考慮到我從來沒參加過3米板的國際大賽，搞不好會在裁判的印象分方面吃虧，而且我曾經是怎象分的最大受害者。後來又考慮到有跳台保底，終於下決心買一次風險。

　　1995年世界杯，我第一次在正式國際大賽的跳板上亮相，最終僅以0.48分的微弱差距輸給俄羅斯名將薩烏丁屈居亞軍。薩烏丁的最後一個動作5337D完成後，我站在池邊由妻地為他鼓掌。比賽結束後，幾乎所有的裁判和教練都說，你本身是優秀選手，而大家都是對手，可你還想到給他鼓勁，這充分體現了一種奧林匹克精神。

　　真的，我絕非在演戲給人看，一個運動員成長到一定境界，他的一切都會是自然流露的，他知道命運始終掌在自己手裏，盡管有時偶爾會有個別人強迫你鬆開自己的手指。而你把一切交付給別人，你就真的要完了。

　　這包括面臨苦難時的或從容或自暴自棄。

　　1995年春節前後，我正在高台上練習636C。一天，我的膝關節意外受傷，半個月尺床無法行動。應該說，這次不算太重的傷對我是個重大打擊。我在跳台上滾打這麼多年，還從來沒曾有過馬失前蹢的事發生。我的體能開始變得糟糕了嗎？我“老”了嗎？盡管當時堅定了從台到板轉移的決心，可我內心一直沒放棄有一天當板、台雙料冠軍的理想。這下，讓我怎麼辦？

　　亞特蘭大奧運會後，許多體育迷給我來信，問我為何沒有兼項。坦率地說，除去其他原因，這次受傷投下的陰影可能也影響了我最終的決擇。

　　本來，我是決心要板、台俱攻的。在北京測驗時，我在台上的積分名列第一。到濟南測驗時，自己偏偏拉肚子，體力原因促使我只能確保一項。我怕萬一測驗雙雙落選，最終連奧運會的門都進不了，便忍痛割愛放棄跳台選拔。

　　至於深層原因嘛，我是這樣想的，1994年後跳水難度開放，相對而言，跳台對動作難度的要求很高。我如果上新難度，屆時未必有把握成功，如果不上新難度，亦未必能佔便宜。跳板呢，相對來說好得多。

　　實際上，無論板、台，我這次都得立足拼人家，就是說既不能像巴塞羅那那次姿態擺得很高。

　　奔赴亞特籣大之前，我自己算了一筆明細帳，我在亞城奪冠的希望只有30%，其餘的30%歸我羅斯的薩烏丁，30%歸美國的倫奇，另外10%我還得跟隊友余桌成爭。要是再算細點兒，我的希望可能還不到30%。

　　畢竟，我只練了一年；畢竟，中國人在這個項目上還沒大大地開過一次張啊！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李央整理）

